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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顿河上游的暴动,牵制了南方战线相当数量的红军,这不仅使顿

河军司令部获得了从掩护新切尔卡斯克的防线上自由调动兵力的机

会,而且在卡缅斯克和白卡利特瓦斯克河口镇地区集结了几个特别

坚强的、有战斗经验的白卫军团队,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突击兵团,这
些团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顿河下游的哥萨克和加尔梅克人,突击兵

团的任务是:在适当时机,协同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部队,赶走属

于红军第八军的第十二师,向第十三师和乌拉尔师的侧翼和后方挺

进,挥师北上,与暴动的顿河上游哥萨克联结起来。
顿河军总司令杰尼索夫将军和参谋长波里亚科夫将军过去制定

的组织突击兵团的计划,在五月底差不多已全部实现。往卡缅斯克

调了将近一万六千步兵和骑兵,配备了三十六门炮和一百四十挺机

枪;把最后的一批骑兵部队和属于所谓青年军的几个精锐团也都调

来了,青年军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达到入伍年龄的青年哥萨克组

成的。
与此同时,被四面包围的叛军在继续不断地打退红军清剿部队

的进攻。在南方,顿河左岸,有两个叛军师躲在战壕里顽强抵抗,不
让敌人渡河,虽然全线的红军炮兵连都对他们进行几乎不间断的猛

烈炮轰;其余三个师则守卫在暴动地区的西部、北部和东部防线上,
尽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,特别是守卫在东北防线的部队,但是他

们始终没有撤退,仍然坚守在霍皮奥尔河地区的边境上。
守卫在自己村庄对面的鞑靼村连队,由于无事可干,非常无聊,

有一天使红军战士大惊一场: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几个自愿去侦察的

哥萨克,乘小船悄悄偷渡到顿河右岸,对红军的哨兵进行突袭,打死

了四名红军战士,缴获了一挺机枪。第二天,红军从维申斯克下方调

来一个炮兵连,对哥萨克的战壕展开了猛烈的轰击。一听到树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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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响起榴霰弹的爆炸声,连队就急忙放弃了战壕,撤离河岸,退到树

林深处。过了一昼夜,红军的炮兵连调走了,鞑靼村的哥萨克重又进

入了放弃的阵地。炮击也使连队遭受了损失:弹片打死了两个不久

前刚补充来的未成年的哥萨克,在这以前刚刚从维申斯克回来的连

长的传令兵也受了伤。
这之后,便相对地安静下来,战壕里的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样

子。婆娘们时常到战壕里来,夜里送来面包和烧酒,哥萨克们的口粮

一点儿也不缺:宰了两头迷路的小牛,此外,每天还到各处的小湖里

去捕鱼。赫里斯托尼亚是捕鱼的主要人物。他使的鱼网有十沙绳

大,这是一个撤退的人扔在岸边,后来落到连队手里的。赫里斯托尼

亚打鱼的时候总要钻到草甸子“深处”,并夸口说,草地上的湖塘可说

没有一个他没有去捕过的。因为接连不断地捕了一个星期的鱼,所
以他的衬衣和裤子浸透了风也吹不掉的鱼腥气味,最后熏得阿尼库

什卡不得不坚决拒绝跟他同住在一个土屋里,阿尼库什卡抱怨说:
“你身上的臭味儿就像死鲢鱼味儿一样! 如果再跟你在这儿住

上一天一夜,将来就会一辈子都不想吃鱼啦……”
从那时起,阿尼库什卡豁出叫蚊子咬,睡在土屋外边了。在睡觉

以前,他憎恶地皱着眉头,用扫帚扫掉洒在沙土上的鱼鳞和臭气熏天

的鱼的内脏,可是第二天早晨,赫里斯托尼亚打鱼回来,仍然毫不在

乎地、一本正经地坐在土屋门口,宰起捕回的鲫鱼来。成群的大绿豆

蝇在他身旁嗡嗡飞舞,地上爬满了可恶的黄蚂蚁。一会儿,阿尼库什

卡气喘吁吁地跑来,老远就大声叫喊着:
“你再找不到别的地方了吗? 你这个魔鬼,怎么不叫鱼刺把你卡

死! 好啦,看在基督的面上,到旁边去宰吧! 我在这儿睡觉,你把鱼

肠子扔得满地都是,把四面八方的蚂蚁都给招来啦,弄得一片腥臭,
简直就像在阿斯特拉罕一样!”

赫里斯托尼亚把自制的刀子在裤子上擦了擦,若有所思地朝着

阿尼库什卡的没有胡子的、怒冲冲的脸瞅了半天,心平气和地说:
“阿尼凯,大概你肚子里有虫子,所以你闻不惯鱼腥味儿。你空

肚子吃些大蒜,怎么样?”
阿尼库什卡啐着、骂着,走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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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俩的争吵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。但是总的来说,连队过得和

和气气。除了司捷潘·阿司塔霍夫以外,全体哥萨克都吃得饱饱的,
情绪满不错。

司捷潘不知道是听同村人说的,还是心里觉得,阿克西妮亚在维

申斯克常跟葛利高里见面,但是他突然苦闷起来,无缘无故地跟排长

争吵了一场,而且坚决拒绝去站岗放哨。
他整天地蜷伏在土屋里的打有烙印的黑车毯上,唉声叹气,拼命

地吸自家种的叶子烟。后来,听说连长要派阿尼库什卡到维申斯克

去领子弹,他才两天来第一次走出了土屋。他眯缝着泪汪汪的、由于

失眠而红肿的眼睛,疑疑惑惑地打量了一下摇曳着的树上乱蓬蓬的、
鲜艳夺目的叶子,看了看被风吹得涌立起来的、镶着白边的云彩,听
了听树林子的 的风声,就走过一间土屋去寻找阿尼库什卡。

当着哥萨克们的面他什么话也没有说,把阿尼库什卡叫到一边,
央求道:

“到了维申斯克替我找找阿克西妮亚,把我的话告诉她,叫她来

看我。就说我浑身长满了虱子,衬衣和脚布都没有洗,顺便再告诉

她……”司捷潘沉默了一会儿,胡子里隐藏着难为情的笑意,说道,
“就说,我非常想她,盼她快点儿来。”

夜里,阿尼库什卡到了维申斯克,找到了阿克西妮亚的住所。自

从跟葛利高里发生口角以后,她又住到姑母家去了。阿尼库什卡好

心地把司捷潘的话转达了,但是为了加重话的分量,他自己又加上了

几句,说司捷潘讲啦,倘若阿克西妮亚不到连队去,他就要亲自到维

申斯克来。
她听完丈夫的训示,就收拾准备起来。姑妈急忙发了一块面,给

她烤了些奶油点心,过了两个钟头,阿克西妮亚———听话的妻子———
已经跟着阿尼库什卡坐车去鞑靼村连队的驻地了。

司捷潘暗自高兴地迎接了妻子。他用探索的目光仔细观察她那

瘦削的脸,小心翼翼地问她一些话,但是一句也没有问及她是否看见

过葛利高里。只有一回,谈话的时候,他垂下眼帘,略微扭过身去,问
道:

“你为什么走那岸去维申斯克呢? 为什么不就在村边过河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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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?”
阿克西妮亚冷冷地回答说她不能跟外人一块儿过河,可是又不

愿意去求麦列霍夫家的人。等到回答完了,她才发现自己说的话很

不得体,好像她认为麦列霍夫家的人不是外人,成了自己人。她怕司

捷潘也会这样理解,不由得窘急起来。而他大概也正是这样理解的。
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眉毛下面哆嗦了一下,脸上仿佛掠过了一片阴影。

他疑问地抬起眼睛看着阿克西妮亚,她也明白了这个无声的问

题,突然由于窘急和恼恨自己,脸涨得绯红。
司捷潘可怜她,装作什么也没觉察的样子,把话题转到家务事上

去,开始询问她在离开家以前,把家里的东西藏起了些什么,藏得保

险不保险。
阿克西妮亚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宽宏大量,回答了他的询问,但

是总觉得内心很尴尬,于是为了向他表明,他们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是

很无聊的,而且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,故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,露出

一副正经、矜持和冷漠的神情。
他们坐在土屋里谈话。总有哥萨克来打扰。忽而这个进来,忽

而那个又进来。赫里斯托尼亚走进来,就地打铺睡起觉来。司捷潘

看出要想单独跟老婆说说话儿不成了,就很不情愿地停止了谈话。
阿克西妮亚高兴地站起身来,匆匆解开包袱,拿出从镇上带来的

奶油点心请丈夫吃,然后从司捷潘的军用背包里拿出脏衣服,走出土

屋,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洗。
黎明前的寂静和蓝色的雾笼罩在树林上空。露水很重,压得青

草都贴到地面上。青蛙在湖沼里哇哇乱叫,离土屋很近的一丛浓密

的枫树林后面,有只长脚秧鸡在吱吱地鸣叫。
阿克西妮亚穿过树丛。树丛,从树顶到深藏在茂密的野草里的

树干上,都结满了蜘蛛网。凝结在蛛丝上的露水珠,像宝石似的闪闪

发光。长脚秧鸡一时不叫了,可是立刻,———阿克西妮亚的光脚踏倒

的草还没有来得及挺直,———又叫了起来,一只从湖沼里飞起的田凫

伤心地回应着它的鸣声。
阿克西妮亚把短上衣和紧身的背心脱下来,走进没膝深的、温暖

的湖水里,洗起衣服来。蠓虫在她头上飞舞,蚊子嗡嗡叫着。她不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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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用弯起的丰满、黝黑的手臂在脸上抹抹,驱赶蚊子。她断断续续地

想着葛利高里,想着在他去连队视察前他们之间发生的最后一次口

角。
“也许,他现在正在找我呢? 今天夜里我就回镇上去!”阿克西妮

亚下了决心,心里想着怎么跟葛利高里见面,而且立刻就会和解,不
由得心花怒放。

怪得很:近来,她想到葛利高里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,在她眼前

出现的不是现在的这个葛利高里:身材高大、英气勃勃,一个具有丰

富生活经验的哥萨克,他疲惫地眯缝着眼睛,黑胡子尖已经有点儿发

红,两鬓有了过早的白发,额角上布满了粗纹———这都是在战争年代

受到摧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;而在她眼前出现的却是从前的那个葛

利什卡·麦列霍夫,一个粗卤的、不会体贴人的小伙子,生着孩子似

的圆圆的细脖子,嘴唇上总是挂着乐观的、无忧无虑的笑容。
正因为这样,阿克西妮亚就更加爱他,几乎是一种温柔的母爱。
就是这会儿,她脑子里仍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张令人无限爱怜

的脸,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笑了笑,挺直身子,把没有洗完的丈夫的

衣衫扔到脚下,觉得喉咙里有一股突然涌上来的、要尽情地哭一场的

热气,低声自言自语道:
“该死的东西,你附到我身上了,一辈子也甩不开你!”
眼泪使她心里轻松了一点儿,但是在这以后,她周围蔚蓝的清晨

世界,仿佛黯然失色。她用手背擦了擦脸颊,从泪水满面的额角上把

头发撩到后面,脑子里空落落的,用黯然失神的目光,呆呆地注视着

一只灰色的小鱼鹰从水面上滑过,消失在被晓风吹得上下翻滚的粉

红色晨雾中。
她洗完衣服,晾在树枝上,然后走进了土屋。
已经醒来的赫里斯托尼亚正坐在门口,拼命缠着和司捷潘说话,

而司捷潘躺在车毯上,默默地抽着烟,根本不回答赫里斯托尼亚提出

的问题。
“你以为红军不会过河到这边来吗? 你不做声? 哼,你就不做声

好啦。不过我以为他们一定要从浅水地方蹚水过河……一定会蹚水

过河! 除此以外,他们再没有法子过河啦。也许你以为他们会用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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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洑水过来? 司捷潘,你怎么不说话呀? 要知道,现在已经到了最后

关头,可是你还像傻瓜一样,躺在那里!”
司捷潘一下子跳起来,激动地回答说:
“你没完没了地瞎缠什么呀? 真是个怪物! 好不容易老婆看我

来啦,可怎么也甩不开你们……死缠着你,说蠢话,不让人家跟娘儿

们说句话!”
“倒了大霉啦,找了个你这样的人说话……”赫里斯托尼亚扫兴

地站起身,光脚穿上破靴子,脑袋撞在门框上,疼得够呛,走了出去。
“没法儿在这儿谈话,走,咱们到树林子里去,”司捷潘提议说。
他也不等到同意,就朝出口走去。阿克西妮亚驯顺地跟着他走

出去。
中午,他们回到土屋里来。第二排的哥萨克们正躺在赤杨树荫

里乘凉,一看到他们,都放下手里的牌,一声不响,会意地互相挤眉弄

眼、窃笑,故意唉声叹气。
阿克西妮亚很轻蔑地撇着嘴,从他们面前走过,一面走,一面整

理着头上揉皱的白绣花头巾。哥萨克们都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从身边

走过去,但是等跟在后面走的司捷潘刚走到哥萨克们跟前,阿尼库什

卡就从躺着的人堆里站起来,走出几步。他假装恭而敬之的样子,向
司捷潘深深地鞠了一躬,大声嚷道:

“恭喜您……开荤啦!”
司捷潘高兴地笑了。哥萨克们看见他和妻子一同从树林子里回

来,这使他高兴。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说他们夫妻不和

的流言不攻自破……他甚至还很潇洒地耸了耸肩膀,得意地显摆着

背上还没有干的、汗湿的衬衣。
直到这时候,受到鼓舞的哥萨克们才哈哈大笑着,热闹地大谈特

谈起来:
“弟兄们,这个娘儿们可真够劲啊! 你们看,司乔普卡的衬衣像

从水里捞出来……全都沾在肩胛骨上啦!”
“她已经把他弄得筋疲力尽,浑身冒汗……”
一个年轻小伙子用模糊、赞赏的眼神一直把阿克西妮亚目送到

土屋前,失魂落魄地嘟哝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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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娘儿们啦,真的!”
阿尼库什卡不无道理地质问道:
“你可曾去找过?”
阿克西妮亚听到这些下流话,脸色微微发白,想起刚才跟丈夫亲

热的事儿,再听到丈夫同伙的淫秽的说笑,就厌恶地皱起眉头,走进

土屋。司捷潘一眼看透了她的心事,就宽慰说:
“克秀莎,你别生这些公马们的气。他们这都是因为太寂寞啦。”
“我生谁的气啊,”阿克西妮亚在自己的麻布口袋里翻腾着,闷声

回答说,急急忙忙把带给丈夫的东西都掏了出来。然后,声音更低地

说:“应该生我自个儿的气,可是,没有心气啦……”
他们话不投机。过了十来分钟,阿克西妮亚站起来。“现在就对

他说,我要回维申斯克去,”她心里想,但是立刻又想起晒干了的司捷

潘的衣服还没有收进来。
她坐在土屋的门口,缝补了半天丈夫沤烂了的内衣,不断地抬头

看看渐渐偏西的太阳。
……这天她竟没有走成。下不了决心。但是第二天早晨,太阳

刚一出来,她就准备上路了。司捷潘试着挽留她,央求她再住一天,
但是她那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,使他死了心,只是在分别的时

候,才问道:
“你打算在维申斯克住下去吗?”
“暂时还要住在维申斯克。”
“你是不是可以留在我这儿呢?”
“在这儿我可受不了……这些哥萨克。”
“话是不错……”司捷潘虽然同意她的说法,但是却很冷淡地跟

她分别了。
刮着强劲的东南风。这是从远方刮来的风,刮乏了,夜里风势减

弱了些,但是到清晨,又把里海以东沙漠上的热气吹来,吹倒了左岸

河滩地上的青草,吹干了露水,刮散了晨雾,顿河沿岸的灰白色的山

峰笼罩上一层令人气闷的粉红色热气。
阿克西妮亚脱掉靴子,用左手撩起裙襟(树林子里的草上还有露

水),轻松地走在林中荒芜的道路上。湿润的土地凉丝丝的,使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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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脚很舒服,但是旱风却用到处乱伸的热嘴唇亲吻着她那丰满的光

腿肚和脖颈。
在一片开阔的林间空地上,她在一丛盛开的野蔷薇旁坐下来休

息。几只野鸭在不远地方的一片还没有干涸的池沼里的芦苇丛里呱

呱叫着,一只公鸭正在沙哑地呼唤母鸭。顿河对岸,虽然不是连续

地,然而几乎是不停顿地打着机枪,偶尔还有大炮的轰鸣声。炮弹在

这边岸上的爆炸声像回声一样轰隆轰隆地响着。
后来,枪炮的射击声减弱了,时有时无,一片充满了神秘声音的

世界展现在阿克西妮亚眼前:背面白色的白蜡树绿叶和像铁铸的、镂
花的橡树叶子被风吹得哆哆嗦嗦地沙沙作响;从小白杨树林里飘来

混杂的嗡嗡声;远处有一只布谷鸟正在模糊不清地、伤心地对谁诉说

着自己未来的凄凉岁月;一只从池沼上空飞翔的凤头田凫不停地叫

着,仿佛是在问:“您是哪家的媳妇儿? 您是哪家的媳妇儿?”离阿克

西妮亚有两步远,一只灰色的小鸟在喝路边沟里的水,它仰着小脑

袋,甜蜜地眯缝着眼睛;像落满尘土的天鹅绒似的黄蜂嗡嗡飞舞;黝
黑的野蜜蜂在草地上的花瓣上飞来飞去。它们采下芳香的花粉,并
把后肢上的“花粉团”送到荫凉的树洞里。从杨树枝上往下滴着树

浆。从山楂树丛里透出阵阵腐烂的去年树叶的辛辣气味。
阿克西妮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,贪婪地呼吸着树林中的各种

气味。充满各种各样的奇妙声音的树林过着富有生命力的原始生

活。春汛淹过的草地浸透了春水,长出了种种奇花异草,它们绣出的

美妙的景色,简直使阿克西妮亚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她含笑,默默地翕动着嘴唇,小心翼翼地拨弄着一些朴素的浅蓝

色无色小花的枝茎,然后弯下丰满的身腰,去闻这些小花,忽然闻到

了铃兰花醉人的芳香。她用手拨开别的花草,找到了这棵铃兰花。
原来就长在这一片浓重的树荫下面。宽大的、曾是碧绿的树叶子还

在费尽心机地保护着低矮的、弯弯的花梗,使它不受太阳的烤晒,花
梗上还残留着枯萎的、雪白的花萼。但是沾满露水和黄色锈斑的树

叶子正在死去,就是这棵小花自身也接近死亡的边缘:下面的两个花

萼已经皱了起来,变成黑色,只有顶端上———全都闪着泪珠般的露

水———在阳光下突然显得那么耀眼、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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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短短的一瞬间,当阿克西妮亚热泪盈眶,看着

花朵和闻着它那忧郁的芳香时,她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她那苦

多欢少的全部漫长的生涯。可奈何,老啦,阿克西妮亚红颜已逝……
难道年轻的女人会为偶然袭上心头的回忆而痛哭吗?

她就这样趴在地上,把泪痕纵横的脸捧在手里,哭肿的、泪汪汪

的脸颊紧贴在揉皱的头巾上,哭着睡熟了。
风越刮越大,杨柳树梢都向西倒去。白蜡树的苍白色树干,被像

白色的滚滚旋风似的、上下飞舞的树叶子扯动着,在不住地摇晃。风

吹到下面来,吹到花期将尽的野蔷薇丛上,阿克西妮亚就睡在这丛花

下;于是,花叶就像一群神话里受惊的青鸟,振翅高飞,发出沙沙的响

声,弄得红叶满地。阿克西妮亚睡在那里,身上落满了枯萎的野蔷薇

花瓣,既没有听见树林忧郁的喧声,也没有听见顿河对岸重又响起的

射击声,当头的太阳正烤着她那无遮无盖的脑袋,也毫无感觉。直到

听见头顶有人语和马嘶声,才大梦初醒,急忙坐了起来。
一个浅色胡子、牙齿洁白的年轻哥萨克,手里牵着一匹白鼻梁、

鞴着鞍子的马站在她身旁。他笑容满面地耸了耸肩膀,跳了几下,用
沙哑的、但是很悦耳的男高音唱起欢快的歌:

我一跤摔倒,
躺在地上四下打量。
东瞧瞧,
西望望,
没有人来扶起我呀!
再往后一看哟———
后面站着一个哥萨克……

“我自个儿会站起来的!”阿克西妮亚笑了笑,麻利地跳起来,赶
忙整理压皱的裙子。

“你好啊,我亲爱的! 是你那两只娇嫩小腿儿走不动啦,还是懒

得走了呢?”那个风流的哥萨克向她问候说。
“你是去维申斯克吗?”
“去维申斯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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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愿意我送你去吗?”
“你怎么送我去呀?”
“你骑马,我地下走。你好好酬劳我一下就……”哥萨克意味深

长地挤了挤眼儿,开玩笑说。
“不用啦,你骑马走吧,我自个儿会走。”
但是这个哥萨克是谈情说爱的老手,而且很在耐心。他见阿克

西妮亚正在系头巾,就用一只虽然短,但是很有力量的胳膊抱住她,
猛地往自己怀里一搂,想要亲她。

“别胡闹!”阿克西妮亚喊道,用胳膊肘子使劲朝他鼻梁上戳了一

下子。
“我的小乖乖,别喊嘛! 瞧,这四周是多么美好……飞禽走兽都

成双成对儿……咱们也来造一回孽,好不好? ……”哥萨克眯缝着笑

眼,小声说,胡子刺得阿克西妮亚的脖颈痒酥酥的。
阿克西妮亚伸出两手,心平气和,但是却有力地用手巴掌撑住哥

萨克汗淋淋的红脸,试着挣脱出来,但是他却把她抱得更紧了。
“傻瓜! 我是一个有脏病的女人……快松手!”她气喘吁吁地央

告着,想用这种天真的计策避开纠缠。
“这个……那就看谁的病更厉害吧! ……”哥萨克已经模糊不清

地嘟哝说,而且突然轻轻地把阿克西妮亚抱了起来。
霎时,她明白事情不再是开玩笑,而是要动真的了,就使尽力气,

照着哥萨克那晒成棕色的鼻子打了一拳,从紧抱着她的双手里挣脱

出来。
“我是葛利高里·麦列霍夫的老婆! 看你还敢过来,狗崽子! 我

一告诉他———他会把你……”
阿克西妮亚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话有用,就伸手抓起一根粗木棒

子。但是哥萨克的激情一下子就冷了。他用保护色的衬衣袖子擦着

从鼻孔里淌到胡子上的鲜血,伤心地叫道:
“傻瓜! 唉,你这个傻娘儿们! 为什么不早说呀? 瞧! 流了这么

多的血……我们跟敌人打仗流的血还嫌不够啊,这会儿,自家的娘儿

们也来动手放血啦……”
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呆板、阴沉。当他从道旁的水洼里捧水洗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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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候,阿克西妮亚急忙撇开道路,迅速穿过林间空地。过了五分

钟,哥萨克又追上了她。他斜了她一眼,默默地笑着,煞有介事地整

理了一下胸前的步枪背带,放马飞驰而去。

第 二 章

这天夜里,在小雷村附近,红军一个团乘用木板和原木扎成的木

筏渡过了顿河。
把大雷村连队搞了个措手不及,因为大部分哥萨克这天夜里都

在大吃大喝。从黄昏开始,妻子们就陆续来到连队驻地,探望当差的

亲人。她们带来吃的,用瓶子和桶装来烧酒。到午夜,全都喝得酩酊

大醉。土屋里一片歌声、娘儿们醉酒后的尖叫声、男人们的哈哈大笑

声和口哨声……二十名本来在放哨的哥萨克,留下两个机枪手和一

桶烧酒,也都吃喝去了。
载运红军的木筏,悄然无声地离开了顿河右岸。渡过河,红军战

士就布成散兵线,无声地摸到离顿河约五十沙绳的哥萨克土屋。
编造这些木筏的工兵迅速把木筏划回去,赶运正在等着渡河的

又一批红军士兵。
左岸上,有五分钟的工夫,除了断断续续的哥萨克歌声以外,什

么也听不见。接着,就响起了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,机枪哒哒响起

来,一下子就响起了一片混乱的步枪射击声,断断续续的“乌———拉!
乌———拉! 乌———拉!”声传向远方。

大雷村连队被击溃了,只是由于夜黑,看不见追击,才幸免于全

军覆没。
受了轻微损失的大雷村哥萨克带着自己的娘儿们,顺着草甸子

仓皇向维申斯克方向逃去。与此同时,木筏又从右岸运来一批批新

的红军战士,第一一一团第一营的半个连,已经带着两挺手提机枪,
向叛军巴兹基连的侧翼发动了进攻。

新的增援部队迅速开往突破的缺口。但是他们的行动非常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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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,因为红军战士没有一个熟悉地形的,部队没有向导,他们胡走一

气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,时时遇到湖沼和涨满春水的河汊,这
些湖沼和河汊又蹚不过去。

指挥进攻的旅长决定黎明前停止追击,在天亮前调集预备队,集
结在维申斯克的各个要冲处,炮兵轰击后,再继续进攻。

但是维申斯克已经采取了堵塞缺口的紧急措施。司令部的值班

员一听到驰来的传令兵带来红军渡河的消息,立刻派人去请库季诺

夫和麦列霍夫。从切尔内村、戈罗霍夫卡和杜布夫卡把卡尔金斯克

团的各骑兵连调了来。葛利高里·麦列霍夫负责全面指挥这一战

役。他往叶林斯基村方面派了三百骑兵,以加强左翼,并协助鞑靼村

和列比亚任斯基村的两个连,以防敌人从东面包围维申斯克,又把维

申斯克的“外来户”战斗队和奇尔河流域的一个步兵连派到西面,沿
顿河顺流而下,去帮助巴兹基连;在一些遭受威胁的地区配备了八挺

机枪;葛利高里亲自领两个骑兵连———在深夜两点钟左右———隐蔽

在戈列洛耶村树林的边缘上,等待天亮,用骑兵向红军士兵冲锋。
天上的小北斗星还没有熄灭,这时候穿过树林去巴兹基河湾的

维申斯克“外来户”战斗队与败退的巴兹基连相遇,误以为他们是敌

人,经过一阵短促的互射,战斗队的士兵就逃跑了。他们慌忙把衣服

鞋袜扔在岸上,洑水渡过了维申斯克和河湾之间的宽阔的湖沼。不

久就发现是误会,但是红军已经逼近维申斯克的消息,却以惊人的速

度传播开来。原来藏在地窖里的难民从维申斯克往北方逃去,一路

把红军好像已经渡过了顿河,突破了防线,正在进攻维申斯克的消息

传播开去……
天刚蒙蒙亮,葛利高里一得到“外来户”战斗队逃走的报告,就飞

马来到顿河岸边。战斗队发觉是误会后,回到战壕里,正在大声谈

论。葛利高里走到一堆人跟前,嘲讽地问:
“洑过湖沼的时候,淹死很多人吧?”
一个浑身水淋淋的、一面走一面拧着衬衣的步兵难为情地回答

说:
“都像棱鱼一样洑得那么好! 哪儿会淹死……”
“谁都会遇上倒霉的事,”只穿着衬衣衬裤在走的第二个步兵事

4421





理分明地开口说。“就拿我们的排长来说吧,他真的差点儿淹死。他

不愿意脱掉鞋袜———因为裹腿要解半天———好,就带着裹腿洑起来,
可是裹腿在水里松开啦,缠住了他的腿……他就大声喊叫起来! 大

概在叶兰都能听见!”
葛利高里找到了战斗队的指挥克拉姆斯科夫,命令他把步兵带

到树林边上去,在那里布防,一旦敌人攻来,可以从侧翼射击红军的

散兵线。布置完毕,他就回自己的连队去了。
半路上,他遇到了司令部的传令兵。传令兵勒住跑得呼呼直喘

的马,轻松地吸了一口气,说:
“我拼了命到处找您!”
“什么事?”
“司令部命令我来传达。鞑靼村的连队放弃了战壕,怕被包围,

退到沙地去啦……库季诺夫叫我口头通知您,请您立刻赶到那儿

去。”
葛利高里领着半排哥萨克,都骑着最快的马,从树林子里穿出

来,跑上大路。疾驰了二十分钟,他们来到秃头伊利梅尼湖边。丧魂

落魄的鞑靼村的战士们正在他们左面的草地上各自奔命。上过前线

的战士和有经验的哥萨克都不慌不忙地往前跑,紧靠池塘边,隐身湖

滩的苇丛中;看来,大多数人就只有一个念头———赶快跑到树林子那

里———对稀疏的机枪射击毫不在意,径直跑去。
“追上他们! 用鞭子抽! ……”葛利高里气得眼都斜了,大喊一

声,第一个放马去追赶同村的人。
赫里斯托尼亚跑在大家的后面,用一种奇怪的、像跳舞一样的步

子,一瘸一拐地小跑着。头一天晚上,他捕鱼的时候,被芦苇扎破了

脚后跟,伤得很重,因此他那两条长腿就不能全力以赴地飞奔了。葛

利高里追上了他,把鞭子高高地举在脑袋顶上。赫里斯托尼亚一听

到马蹄子声,回头看了看,跑得更快了。
“往哪儿跑? ……站住! ……站住,对你说哪! ……”葛利高里

徒然地喊了一阵。
但是赫里斯托尼亚根本不想停下来,反而越发加快了脚步,像脱

了缰的骆驼一颠一颠地跑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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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,气疯了的葛利高里沙哑吓人地咒骂起来,催马跑到赫里

斯托尼亚身旁,解恨地用鞭子朝着赫里斯托尼亚的汗湿的脊背抽去。
赫里斯托尼亚被打得歪扭了一下身子,做了个奇怪的跳跃姿势,来了

个“兔子跳”向旁边一跃,坐在地上,开始不慌不忙地、仔细地抚摸起

脊背来。
跟着葛利高里来的哥萨克们跑到逃兵前头,拦住了他们,但是没

有用鞭子抽打他们。
“抽他们! ……抽! ……”葛利高里摇晃着自己的漂亮的马鞭

子,沙哑地喊叫着。他骑的马在原地直打转转,直立起来,怎么也不

肯向前跑。葛利高里好容易才把马制服,飞驰到一个在前面跑的人

前头。奔驰时,他一晃间看见了司捷潘·阿司塔霍夫在灌木丛边停

下来,在默不作声地笑着;看见阿尼库什卡笑得腿直打弯,把手巴掌

弯成喇叭筒的样子,女声女气地尖声喊叫:
“弟兄们! 谁腿长,就赶快逃命吧! 红军来啦! ……打死他

们! ……捉住他们! ……”
葛利高里又追上了一个穿着棉袄的同村人,这家伙拼命迅速地

跑个不停。他那略微驼的身形非常熟悉,但是葛利高里没有工夫去

仔细辨认,还离得很远就大声吆喝:
“站住! 狗崽子! ……站住,我砍了你! ……”
穿棉袄的人突然放慢脚步,停了下来,等到掉过身来,那从童年

就熟悉的、显示出高度激动的特有的姿势,使葛利高里大吃一惊,他
还没有看到脸,就已经认出是自己的父亲。

潘苔莱·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腮帮子直抽搐。
“骂你亲爹———狗崽子,啊? 吓唬你爹,要砍死你爹?”他声嘶力

竭地尖声叫喊起来。
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非常熟悉的、火冒三丈的激愤,使葛利高里的

怒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,他使劲勒住马,喊道:
“背后认不出来呀! 你嚷嚷什么呀,爸爸?”
“怎么会认不出来? 连爸爸都认不出来了啦?! ……”
老头子竟大发肝火,真是既可笑,又荒唐,葛利高里笑着,走到父

亲跟前,和解地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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